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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蓝色美少年

员
没有一丝风的三伏天。下午一点。

大马路边，毛毛狗在吐舌头；行道树上，蝉儿不停聒

噪。

位于某高级商圈的“日月星”广告公司的职员办公室

里门窗紧闭，冷气机温度适宜，彻底阻隔外面的逼人热浪。

几台电脑运转着，机箱发出“嗡嗡”的声响，吵得人心情愈

加烦躁。

办公桌前，趴了萎靡不振的小猫三两只，眼皮耷拉着。

这种天气，这种时刻，不睡午觉又能做什么？

总经理薛凯文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看见自己的下属们

昏昏欲睡，他不禁气上心头，皱眉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大家集体午睡哦？菱恩为什么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

买个咖啡而已，需要买一个小时吗？她是直接跑去巴西买

咖啡豆了哦？”

薛凯文今年二十八岁，两年前从病危的父亲手中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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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日月星”广告公司，开始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他原

来是学艺术的，空有一副白皙俊美的好皮相，对做生意却

一窍不通。两年下来，公司资产已被他败去了大半。可是

不管怎样，身为公司老板，他吼人还是吼得很有魄力。

听见老板发话了，坐在门口小桌上的接待小姐李理英

连忙接口：“是啊是啊，我也觉得菱恩姐最近工作比较偷

懒；前两天我拜托她帮我上网订阅匀悦的免费护肤品，她都
忘了耶！”

“理英说得对，菱恩姐上次也忘了帮我缴手机账单。”

歪躺上休息区沙发上的司机阿衡也掀起眼皮帮腔。

“打字机卡纸了她都没及时报修。”又一名职员跳出

来诉苦。

“还有饮水机，饮水机！文案部的人断水快两天了！”

第四名喊冤者揉着因午睡而沾满眼屎的小眼睛咕哝。

一时间，“日月星”的办公室气氛活跃起来；原本很没

工作热情的大伙儿终于找到了批斗对象，你一言我一语说

得好畅快。在他们口中，那个叫做“菱恩”的职员，俨然已

经成为这间办公室里最不务正业、最游手好闲、最该被炒

鱿鱼的懒惰员工晕韵援员！
薛凯文杵在门框上傻眼了，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菱

恩是个这么不称职的总经理助理吗？！

“我们也知道菱恩工作很辛苦啦，可是自己的分内事

总要做好，是不是？”整间办公室里资历最老的职员，年过

四十的朱姐十分有威严地发表总结陈词：“经理啊，你不

·２·



能因为菱恩是你女朋友就这样包庇她，这样不好，这样真

的不好。”说完，一声长叹。

薛凯文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对了，朱姐不提他倒忘了，

菱恩可是他的女朋友呢！既然如此，他是不是该说句什么

话来替她辩解一下，而不是站在这里傻乎乎地听任别人骂

她、误会她？

是不是应该说：“其实订化妆品、缴电话账单、修打字

机都不是菱恩的份内工作”？

是不是应该说：“菱恩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但

从来不拿加班费”？

或者干脆应该诚实地告诉他们，“其实大老板我根本

不会做生意，公司的主要决策都是由菱恩在把关”？

不，不行，这个千万不能说！薛凯文猛然摇头。就在

这个时候，办公室大门外传来一声嘹亮的娇喊：“大家久

等了，我回来了！”

众人眼光霎时一齐投向声源———

门口站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孩，白皮肤，穿着米黄色

格子中袖衬衫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扎着蓬松马尾辫。她

人很瘦，面孔清秀不算漂亮，额角挂着汗珠，可是笑容很灿

烂。

薛凯文立即高呼一声：“菱恩，你总算回来了！”

苏菱恩在门槛上煞住脚步，愣了一下：为什么大家都

一副对她虎视眈眈的样子？她做错了什么吗？肩膀缩了

一下，她怯怯地扬起手中的绿色 蕴韵郧韵塑料袋，绽开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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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笑，“那个⋯⋯刚才星巴克里有很多人排队，所以晚了

一点。”

“啊，我的 悦粤云耘蕴粤栽栽耘！终于来了！”接待小姐李理
英高兴地跑上前接过塑料袋，嗅着里面的咖啡香气，顺便

潦草抛出一句：“谢谢你啦菱恩姐，我手头没零钱，改天再

给你！”

苏菱恩苦笑着瘪瘪嘴，“不用了，这杯算我请。”三个

月前李理英就说会把欠她的 晕杯咖啡钱还给她，可是直
到现在⋯⋯算了。苏菱恩摇摇头，然后走向司机阿衡：

“阿衡，这是你要的耘载孕砸耘载匀员韵。”
“谢谢！我就知道菱恩姐最爱护下属了！”阿衡从沙

发上跳起来，一把接过纸杯，口里打个呼哨，“没有这杯咖

啡，我下午工作一定会睡着！”说完，挥袖擦擦刚才午睡时

流下来、这会儿已经干涸在嘴边的口水。

苏菱恩挥了挥手，笑道：“那，下午要好好加油哦！”接

着，她又拎着塑料袋跑遍了整个办公室，把每一杯咖啡都

送到员工手上。最后，她捧着一罐黑黑的糖水来到“资深

员工”朱姐面前，脸上带着恭顺笑意，说：“朱姐，这是您特

别点名要的许留山雪蛤龟苓膏。”

朱姐似笑非笑地看了满头大汗的苏菱恩一眼，开口：

“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缺乏锻炼，出去买个下午茶就累

得浑身冒汗。”说归说，伸手接过龟苓膏的动作倒是很快。

苏菱恩不以为意地笑笑，捋高袖子按着额角处的汗

渍，“天气太热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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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在她身后用酷酷的声音道：“菱恩，你到我

办公室里来一下。”

苏菱恩一回头，见是自己的老板兼男朋友薛凯文。他

皱着浓眉，英俊的脸上表情不太开朗。

又怎么了吗？难道是和法国厂商的那个香水广告合

同出了问题？她疑惑地随着男友走进经理办公室。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办公室的门甫一关上，薛凯文立即苦恼地长叹了一

声：“菱恩，坐。”

“噢。”苏菱恩坐入会客沙发，担忧地望着男友，他的

脸色很难看，究竟出了什么事？

“菱恩，这两天，我这边接到关于你的很多投诉，说

⋯⋯”薛凯文看了满头大汗的女友一眼，皱了皱眉，实在

看不过眼她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原本长得就不太漂亮，这

下更是惨不忍睹。他轻咳了声，接着说：“同事们都说，你

最近工作不如以前卖力了，很多事情交到你手上，就好像

石沉大海一样没了回音了。菱恩，你知道吗？他们都

说———我包庇你。”最后四个字，他说得痛心疾首。

“啊？”苏菱恩愣了一下，什么？她工作不卖力？公元

哪一年的事？

“最近我们公司签下来的几票合同，都是我在跟进，

摄影棚和模特儿也是由我去负责联络的。”她语气平静地

·５·



陈述事实。

薛凯文听了脸上一红，其实他比谁都知道，菱恩是个

全天下最称职的助理。可是，菱恩毕竟是他的女朋友，现

在不把姿态摆高一点，待会儿出去那群下属会说他管不住

自己的女人。于是，他清了清喉咙，道：“我也知道你辛

苦，可是你拿的薪水也高嘛。比别人忙一点累一点，也是

应该的。”

“应该的？”笑意凝固在脸上，苏菱恩怀疑地挑起眉。

她工作认真敬业，爱帮同事的忙，连带买化妆品和代缴手

机费这种杂事都揽到身上，是因为她性格好，而不是什么

见鬼的“应该的”。

薛凯文见女友不高兴了，连忙放柔口吻：“你要这样

想嘛，菱恩，你是我女朋友，也就是这间公司未来的老板

娘。外面那群家伙也是你的下属，你就当替我盯着他们，

好不好？”说着，他把手朝外一指，“你看，只要你一不在公

司，他们就乱了套了，根本没办法好好工作！我一个人更

是手忙脚乱。菱恩，我不能没有你的。”

这最后一句话说得真心实意，苏菱恩叹了口气。也

是，她今日工作会这么卖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男友的

忙。

她和薛凯文自大学的时候起就开始交往，走到今天风

风雨雨也有七八年了。她了解薛凯文，他原是艺术系的才

子，主攻油画，根本不懂经商。两年前父亲病危，令他被迫

放弃自己开私人画廊的梦想，走上从商道路。这个男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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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理想化，太过优柔寡断，没有管理公司的才能和魄力。

如果她不盯着他帮着他，他可怎么办？

苏菱恩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缓缓绕到薛凯文的办公桌

后，轻叹了一声，将脑袋靠上他肩头，柔声说：“我知道你

需要我，我不会走的，我会努力。可是⋯⋯有的时候，我也

会累。”她不是超人，每天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事，还要随

时应付突发状况，对付那群爱偷懒却又毛病多多的下属，

真的很耗人心力。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了解。”薛凯文安慰地拍了拍

她。她身上的汗味钻入他的鼻尖，令他不禁皱眉，似乎很

久没有从女朋友身上闻到过香水的味道了，汗水味倒是经

常出现。他略微推开她，将她的身体扶正定在身前，道：

“既然你这么累，这样吧———我放你一个月的大假，你好

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精神状态。”

“啊？”苏菱恩愣住了。虽然男友的关怀体贴令她感

动，可是目前公司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啊！“你开玩笑

的？”她瞪圆眼看着薛凯文。

“不是。”薛凯文笑着摇摇头，突然将手伸进西服口

袋，表情神秘地低语：“其实，我准备了好久，就是为了要

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苏菱恩怔忡地看着男友把一个什么金属制

的小东西按入自己的掌心。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那会是

求婚戒指。可是当她终于摊开手掌，却发现手赫然心里躺

着⋯⋯一串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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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你的惊喜？”她哭笑不得地瞪着男友英俊的

脸庞。好看的男人，果然通常不会太聪明，他公寓的钥匙

她可是五年之前就有了啊。

薛凯文摇摇头，“你再看清楚些，这是什么？”

苏菱恩半信半疑地把那串钥匙拎起来，放到眼前端

详。果然，那不是他公寓的钥匙，钥匙圈上栓有一个铜钱

型的翡翠小吊坠，上面刻了三个小字———“奇迹园”。

奇迹园？她困惑地皱起眉。奇迹园是什么东西？主

题公园吗？

等等！依着她对薛凯文的了解，他该不会又⋯⋯

“你又在哪里买了房产？”苏菱恩立即板起脸。就知

道他又故态复萌了！

大概在一两年前，薛凯文曾经试图投资房产，可惜没

有这方面天赋的他总是购进烂房，后来还是多亏了她从中

斡旋才好不容易把那些房子转手出去，他们为此也损失了

不小的一笔钱。而如今，他竟然好了伤疤忘了疼？

苏菱恩一把推开他的手，冷冷站起来，“凯文，我们当

初谈好的，你再炒楼，我们就分手。”

“不是的，菱恩，你听我说！”薛凯文连忙站起来，从身

后一把抱住她。苏菱恩用力挣扎了几下，愣是没有挣开。

“我买奇迹园的房子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我们的

将来！”薛凯文一股脑地吼道。

苏菱恩的动作停住。他说什么？

“菱恩，你总是那么冲动。我买这栋房子，是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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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结婚用的。”薛凯文抱着她的身体轻轻摇晃，他的声

音低醇醉人如同上好的红酒，令她有些头晕了，耳朵处渐

渐染上红霞。他继续说，说情人间最甜蜜的承诺，说他们

美好的未来：“我把房子买在郊外了，你不是说过最喜欢

田园生活吗？等过两年，我们有钱了，我就把‘日月星’结

束清盘，然后我们结婚，一起搬到郊外去住。奇迹园的选

址很偏僻、很安静，那里现在连地铁都没有通，你一定会喜

欢的。我记得你说过，你一闻到汽车尾气的味道就想吐。

你放心，到了那里———你想闻都闻不到。”

苏菱恩被他摇着摇着，整个人似被催眠了，身体发软，

渐渐地不再抵抗男友的温柔，“可是，没有地铁的话⋯⋯

我们要怎样去那里？”她轻声问着。

“很简单啊。”薛凯文将下巴搁在她肩头，吃吃笑，“我

叫阿衡开车送我们过去，然后炒他鱿鱼，叫他自己开车回

来。”

苏菱恩也笑了，凯文虽然不是一个太有本事的男人，

可是，他真的很会哄女朋友开心，“那⋯⋯再然后呢？”

“再然后⋯⋯”薛凯文轻吻她一下，柔声道：“我们生

两个孩子，养几只鸡，再养一条狗。饿了的话，可以把鸡杀

了熬汤。我可以去田野里写生，你可以在家照顾小孩，给

狗儿梳毛⋯⋯”他说着说着，似乎自己也向往起那美丽的

田园二人世界⋯⋯只是，脑中浮起陪伴着他的那个女人的

形象，她———不是菱恩。

薛凯文猛一甩头，驱散那些失常的念头。苏菱恩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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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他，双手环肩，“那你现在把钥匙给我，是要我提前去

验收房子？”到了此刻，她已经丝毫不气男友私自买房的

决定了。他刚才替她描绘出的那副蓝图，真的让她怦然心

动了⋯⋯

“嗯。”薛凯文点点头，“你就把那里当成是度假村咯，

反正房子是全装修好的，随时可以住人。”

苏菱恩咬着唇想了想，开口：“听起来不像是太坏的

主意。”的确，她最近工作太累了，也实在需要放个假来调

整心情。

“那好，这个周末你就可以出发！”薛凯文笑逐颜开，

一拍手，“我会叫阿衡开车送你，反正是自家司机嘛，不用

白不用。”

苏菱恩耸耸肩，“双休日让员工上班，可是要给加班

费的。”

“为了疼女朋友，我也不在乎了。”薛凯文上前两步，

怜爱地扯扯她的马尾辫，“答应我，要好好休息，你太辛苦

的话，我会心疼的。”

苏菱恩心中一软，点头应道：“嗯，我答应你。那⋯⋯

我出去工作了。”朝外走了两步，又不放心地回头，“可是

我走了，公司怎么办？”没有她把关，凯文会不会把公司搞

得一团糟？

“菱恩，有的时候，你也要学着信任你男朋友的能

力。”

薛凯文姿态潇洒地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苏菱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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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把苦笑憋在了心中。好吧，就当给他一个机会咯！希望

她休完一个月的假回来以后，“日月星”还没有倒。

刚走出经理办公室，一阵浓烈香水味袭来，浓妆艳抹

的李理英激动万分地迎上来抓住她的手：“菱恩姐菱恩

姐，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月 孕粤砸运杂韵晕在搞季末打
折耶，满圆园园送远园！这个周末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血拼？”
苏菱恩好笑地掀了掀眉，给她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到时再说吧。”到了周末，她就可以逃离这群可怖的同事

们，飞向她梦想中的田园胜地———“奇迹园”去享受她珍

贵的假期咯！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星期六一大早，司机阿衡就开车来到苏菱恩的公寓门

前接她。苏菱恩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皮箱下了楼，却发现在

门口等候她的只有司机一人。

她皱起眉，问阿衡：“怎么？薛经理他不来送我？”

“经理今天约了模特经纪公司的人谈生意，来不了

啦。”阿衡手一摊，帮她把行李搬进车子后备箱。这部香

槟色 栽韵再韵栽粤小轿车是“日月星”的公司专用车，虽然只
有四个座位，但必要的时候可以挤下六个人，所以现在，车

内的真皮座椅都有些老化了；苏菱恩刚一坐进去，座位就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车子启动，五分钟后驶上高速公路。苏菱恩把车窗摇

·１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开，外面的风灌进来，吹得她的衣领翻飞。她问阿衡：“奇

迹园到底离市区有多远？”

阿衡想了想，答道：“最起码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吧。

听经理说，那里连手机都打不通。”

苏菱恩努了努嘴，看来，真的是很偏僻的地方呢。没

有通讯网络，也没有交通工具，一个月的假期结束后她要

怎样回来？

阿衡从后照镜中看出了她的担忧，连忙道：“菱恩姐

你放心，等你休假结束，经理会派我去接你回来的啦。”

“哦。”苏菱恩点点头，不再说话。她和这个爱贪小便

宜、总要别人替他付手机费的司机其实没什么好聊的。男

友不来送她，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实在有点无聊。

于是她只好闭上眼睛假寐，脑中回忆起和男友薛凯文从相

识到相恋的片断点滴。

记得当初在大学里，薛凯文是个风云人物。他长得高

大帅气，还画得一手好画，很得女生们欢心。那时候，她是

他那群默默的暗恋者中的一员，迷恋他的好相貌，却从来

不敢表白。当时，她不漂亮，也不爱出风头，薛凯文一开始

并没有注意到她。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当时薛凯文和她同寝

室的美女室友谈恋爱，两个人爱得轰轰烈烈，平均每个星

期吵架一次。身为两人共同的朋友，她多次从中调解，然

后突然有一天夜晚，薛凯文借着酒意吻了她，并且对她说：

“菱恩，和美女谈恋爱真的太辛苦了，我还是喜欢像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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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平凡懂事的女孩子。”

那年她只有圆员岁，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当成赞美，心
中激动无比。后来，薛凯文果然和美女分了手，和她走到

了一起，她才终于体会到当初薛凯文那句话的真谛。的

确，那句话对男女都适用，她现在真的很想说：“和帅哥谈

恋爱实在太辛苦”。

她今年二十八岁，和薛凯文已交往了七年之久。在这

段漫长的恋爱关系中，她付出得太多太多了。大学里，男

朋友是万人迷，很多女生拼了命倒贴，她要忍耐；毕了业，

薛凯文工作不顺，一心想着要开私人画廊，她必须挺身而

出替他筹集资金；后来，薛父突然病危，身为独子的薛凯文

在病榻前哭到虚脱。结果，葬礼的事又是由她一手打理。

她爱上一个学艺术的俊美男子，就好像爱上一个单纯不知

事的孩子。他像个天使，怎知人间愁苦？于是乎，所有的

愁苦由她来扛，所有的问题她负责解决。她的年纪越来越

大，婚事一拖再拖，因为男友一句可怜巴巴的“我还没做

好结婚的心理准备”，她变成二十八岁未嫁的“准老处

女”。

不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总算是熬过来了。凯文现在

至少肯给她一个切实的承诺了不是吗？他把将来结婚的

房子都准备好了啊！苏菱恩想到这里，心中有些感动。恍

惚中，车子已在一片田野旁边停了下来。

司机阿衡回过头，抱歉地看着她：“菱恩姐，前面没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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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菱恩连忙回神，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非常偏远

的郊外。空气中没有了汽车尾气的味道，反倒飘着淡淡的

青草香和一丝丝化肥的臭味。她把头伸出窗外，田地里立

刻有一头牛对她“哞”地叫了一声。

她好笑地缩回头，再看前方。呀，真的没路了呢。修

了一半的公路在这里就断开了，放眼望去，只有一大片绿

茵茵的菜田正等着她。

阿衡又说：“菱恩姐，要不你自己走过去？你看，奇迹

园就在那里，很近的。”说着手往窗外某处一指。

苏菱恩眯起眼，果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栋两层楼的别

墅，红瓦白墙，看着很是气派。她目测了一下从这里到别

墅的距离，大概要步行员园分钟的样子。
唔，尚可接受。她点了点头，推开车门下车，对阿衡

说：“可不可以帮我把行李提到别墅去？”

谁知阿衡鼻子一皱，声音立刻不耐烦起来：“菱恩姐，

薛经理只答应付我半天加班工资，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他一边说，一边把她的两个皮箱从后备箱拖出来放到田

边，然后又说：“你看，箱子底下有装滑轮，不算很重啦。

菱恩姐，你自己来吧。”

苏菱恩听得一愣一愣的，现在是怎样？公司的司机要

把她扔在路边，让她一个人扛着两个大皮箱翻越一整片菜

田吗？她眉一皱，语气严肃地开口问：“阿衡，这就是你的

工作态度？”她以前每天加班到深夜，可从没想过什么加

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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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衡不耐烦地挥挥手，“好啦好啦，什么工作态度嘛，

菱恩姐你就是凡事太认真，薛经理他才会⋯⋯”他说到这

里，突然住了口，跳入驾驶座，伸出手冲苏菱恩挥了挥，

“好啦，菱恩姐，我走了！一个月以后再来接你！”

“喂！你———”苏菱恩刚张开嘴想说话，阿衡的车子

已经“嗖”地一下开了出去。她被浓烈的汽车尾气给呛着

了，胃中一阵翻滚，躬下身来干呕了几声。再抬头的时候，

车子已跑得没影儿了。

“真是的。”她不满地用脚跺了一下地面，田野里的牛

儿立刻“哞”了一声，也不知是不是在安慰她。

天苍苍，野茫茫。偌大的天地间此刻仿佛只有她一个

人了。

苏菱恩无奈地叹了口气，认命地拎起自己的硕大皮

箱。一抬眼，田野间有一条狭窄湿润的田埂正等待着她的

莅临。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穿的三寸高跟鞋，深吸一

口气。算了，谁叫她喜欢大自然呢！

然后，她昂首挺胸，迈步走向菜田那一边的“奇迹

园”。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二十分钟以后，苏菱恩顺利地来到“奇迹园”的雕花

铁门前面。虽然她裤脚上沾了泥巴，高跟鞋的鞋跟拧断了

一只，走起路来一脚深一脚浅，但不管怎么说———她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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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奇迹园”了不是吗？尽管比预定时间多用了十分

钟。

她掏出钥匙开了门，把皮箱往屋内拖去。甫一跨入玄

关，就看到那比篮球场还大的华丽客厅和客厅正中央的乳

白色真皮沙发。头顶上，华丽繁复的水晶吊灯发着耀眼光

芒；在靠近玄关的地方，还有一个硕大的方形金鱼缸，里面

有几条颜色鲜艳的热带鱼游来游去。

“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尽管整个别墅里只有她

一个人，但苏菱恩仍然是赞叹地叫出了声。她扔下皮箱，

飞奔到她认为该是卧室的地方———果然，那里有一张宽大

的蓝色水床，荧光床垫荧荧地泛着波光。墙纸的颜色也是

浅浅的清水蓝，充满了神秘梦幻的感觉。

好⋯⋯好奢侈，现在她可以确定，薛凯文一定在“奇

迹园”的装修上砸了不少钱。

然后，她又跑到厨房，不意外地在那里看到意大利高

级厨具组合。

再然后，她跑进浴室，瞪着那里的豪华按摩式浴缸和

洒金雕花瓷砖地板。说实话，她活了圆愿岁，还从来没有见
过这么大的浴缸和这么闪亮的瓷砖呢。她站在那里，突然

不想走了，心中清楚无比地认识到：未来一个月内，这里就

是她的家，她可以什么顾忌也没有地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

受！

“耶！好棒！”苏菱恩兴奋地尖叫着跳起来。和薛凯

文在一起七年，此刻终于有修成正果的感觉，这是她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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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最棒的礼物了！

刚才在泛着化肥味的田野里行走了这么长时间，现

在，她好想洗个澡。

苏菱恩一伸手，拉下辫子上的橡皮筋，让蓬松秀发披

散下来；心里想着：这么大的浴缸，洗起澡来感觉会不会很

像游泳池？然后，她解开上衣纽扣，将有些起皱的衬衫脱

下来扔在地砖上，就在她要将手伸向牛仔裤的拉链的时

候，身后蓦地响起一个清朗温淡的声音：“你是谁？”

苏菱恩被吓到地猛然回过身子，然后，她的双眼对上

了一双深褐色的清澈眸子———天，是一个男人！

圆
“你是谁？”

金碧辉煌的豪华浴室中，有人这样问着。声音平淡，

没有太多附带情绪。

苏菱恩彻底傻掉了。事实上，她觉得“傻掉”二字已

经不足以形容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了。

眼前，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少

年———哦不，是美少年？

她是遇到鬼了吗？

·７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